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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潮剧史论​[1]​

张长虹

泰国潮剧源于中国，其发展与泰国社会、华人文化乃至中国密切相关。本文尝试寻找符合泰国潮剧发展规律的分期，探讨泰国潮剧史的研究方法并分析泰国社会对潮剧选择的主要因素。

1、	泰国潮剧的历史分期

泰国潮剧不仅仅是中国戏曲在泰国，更主要是中国戏曲的泰国化，即泰国潮剧是以泰国人为表演者和观赏主体，中国潮剧为主要形式，受泰国社会文化生活影响的戏曲，经历了滥觞——最高潮——次高潮——低谷——转机五个阶段。
早在17世纪中叶，中国潮剧就开始随着移民走向泰国。1920年代之前，泰国潮剧演的都是中国传统剧目，表演形式和演出体制均为对中国潮剧的继承。1920年代至1940年代，泰国潮剧掀起两次高潮，都伴随现代化的特征，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本土化，并成为海外乃至世界潮剧的中心。1920、1930年代，泰国潮剧经历了第一次高潮并尝试现代化，专业编剧人员增多，剧本创作、表演形式、演出体制有显著的革新，培养了大批优秀艺人，演出规模宏大，被誉为海外潮剧的中心。同一时期，中国潮剧因战乱而日渐衰落。1930、1940年代开始，随着泰国潮剧艺人的回归与交流，泰国潮剧对中国潮剧产生了切实而积极的影响，进而成为世界潮剧的中心。抗日战争爆发后，前所未有的潮剧评论达到了历史新高，新街头剧和活报剧注意到形式、技巧的重要性，学生剧掀起浪潮，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和社会现实作用，标示着泰国潮剧继承了现代化传统，并进一步本土化。同时，鉴于中国潮剧艺人的流失，泰国潮剧继续成为世界潮剧的中心。
二战后的十余年，泰国潮剧在新的电影浪潮的冲击下开始组会和改革，同期潮剧电影频频亮相，吸引了部分优秀的泰国潮剧演员。潮剧电影是在改编潮剧剧本为电影剧本的基础上，将潮剧演员的表演拍摄成电影，其核心是潮剧演员的表演。1970年代末，潮剧开始泰化，佬族演员所占比重上升，部分说白用泰语。1980年代初，庄美隆任泰中潮剧团编剧期间，先后在《包公铡侄》、《忠烈杨家将》等传统剧目中尝试运用泰语的音韵谱写曲调、唱念台词，被当地观众称为“泰语潮剧”，​[2]​意味着泰国潮剧本土化的新进程。另一方面，由于更多的新艺术及娱乐形式的冲击，泰国潮剧逐步民俗化，包括在神庙前的舞台、广场表演的酬神潮剧和在寺庙为死者超度的庙堂潮乐。酬神潮剧指的是流动的尖脚戏班在泰国华族传统神庆节日的潮剧演出以及与宗教仪式有关的民俗性潮剧演出。泰国潮剧功德乐又称庙堂潮乐，通常是生者在寺庙为亡灵举行超度的仪式之一。酬神潮剧和庙堂潮乐所演剧目基本上是传统剧目，偶有改编剧，但其演员、观众和观演关系所蕴藏的社会功能已本土化。

二、泰国潮剧史的研究方法

泰国潮剧史研究涉及泰国本土，从中也可以看到跨越国界的社会空间。具言之，泰国潮剧的艺术传播与本土化过程的问题研究除了涉及艺术衍变和戏曲观念之外，还运用到地缘艺术、社会学、跨文化交流等一系列方法。
1920年代至1940年代，泰国潮剧成为世界潮剧的中心。潮剧在泰国——中国之间的地理位移意味着这一特殊戏曲艺术在整体格局中的边缘与中心地位的互换，演示了中国传统艺术成功地向域外传播的历史。关于泰语潮剧与酬神潮剧的社会学反思在于其后暗藏着以民族融合为目的的政治哲学。泰语潮剧的演员以华族为主，剧本与舞台唱词都用泰语；酬神潮剧的佬族演员占戏班演员的比重越来越大，虽然演出时有些楔子与旁白用泰语，但剧本是以汉语为文字，唱词全用潮语。泰语潮剧与酬神潮剧是中国潮剧在泰国社会文化结构中的衍化，具有不同的文化特征、功能与意义。泰语潮剧以娱人性与审美性为主，酬神潮剧以娱神性和仪式性为主，二者存在的意义不仅在于潮剧艺术本身，而且在于泰国社会及文化对潮剧的接受方式。
同时，泰国潮剧自身的危机研究也有其学理性。抗战时期，玉人批评潮剧对白是白话文用潮音读出，演员不是在对话，而是在背台词。他主张对白一定要用通俗的言语，建议潮剧演出应尽快避免在舞台上演奏音乐，对话时取消音乐伴奏，以加强声音的效果。由此可见，泰国潮剧危机的根源是在编剧与表演自身。此外，泰国潮剧的发展还隐藏着其他值得注意的问题，如从艺术的自觉与个性发展的角度来看，为国家服务的泰语潮剧不容乐观，因为其剧本选择过于重视教化和服务功能；国家对酬神潮剧的监管制约其发展，目前在曼谷上演酬神潮剧还须向当地警察局申请，这进一步加剧了酬神潮剧的边缘化。
泰国潮剧史研究贯穿着一条主线，即通过其特色和价值来探寻潮剧对泰国社会文明与演进的作用。在艺术个性与审美趣味方面，每个阶段的泰国潮剧都为观众提供了新的艺术选择。1920、1930年代，泰国潮剧编剧结合华侨华人的现实生活，编写并演出潮剧文明戏，展现时代精神。在表演形式上，唱腔有所减少，对白相应增加，长连剧的兴起还推动了立体活动布景的发展。抗战时期，泰国潮剧在舞台设备、编导观念和表演能力上得到切实的改进。1950年代，潮剧电影摄影家增加了利用符号的渠道和结构的方法，剧场的当下性和参与性也随之抹灭，如此一来，泰国潮剧的剧本与表演形式得到转化，从而使泰国潮剧的本质发生了变化。1982年，首部泰语潮剧《包公铡侄》上演。庄美隆认为泰语潮剧的根本特点是用泰语，潮腔有缺点，虽然老艺人喜欢，但得改革。泰语潮剧的审美特征在于唱词、动作讲究旋律优美，服装、表演、舞台设计、灯光布景现代化、精雅化。
就社会文化层面来说，泰国潮剧超越了国界以及华人社区，在泰国社会多元文化结构中实现了特殊的功能与意义。1920年代至1960年代，由于泰国人民经历了现代化，亦有反战和共同关注的社会主题。通过泰国潮剧，华族与泰族观众获得了新的认知，享受到新的审美愉悦，同时实现了民族融合。1970年代后，不同民族观众在泰国潮剧场域中重新印证了各自身份，建构新的社会关系，交换彼此所需的国家地位和社会地位。当诗琳通公主观看泰语潮剧时，台下是官方，台上是民间。这一场域效果实现了庄美隆的目标——使泰语潮剧成为以演中国戏曲为主的泰国艺术。一旦国家艺术形式得以确立，在之后泰语潮剧的观演场域中，台下观众将代表民间力量，台上演出则象征着官方权力。酬神潮剧的民间狂欢得到泰国华族包括华族知识分子、家业殷实的华商及华族平民的认可，因为他们需要通过这种狂欢形式分享传统的文化盛宴，消除疲惫，也借此接受传统伦理价值观的教育，确认自己的文化身份，增强凝聚力，佬族演员则通过获得华族的认可改变了自身的社会地位。
  
三、泰国潮剧史研究的生态分析

泰国潮剧史的问题和方法研究与泰国的社会文化环境及中国关系密切。首先从泰国的社会政治经济史来看。1920、1930年代，泰国潮剧的现代化不仅是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在海外影响的产物，也与泰国自19世纪中叶开始的现代化进程有关。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进占泰国，銮披汶政府的不抵抗政策给泰国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引起人民的反抗，因此，抗战潮剧在泰国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1950、1960年代，泰国社会经济飞速发展，华侨华人期待能拥有更丰富的精神生活，泰国潮剧面临新的革新任务。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泰国潮剧在与商业化相抗争的过程中有所改进，泰语潮剧应运而生。
其次是泰国特殊的宗教文化背景。泰国以佛教为国教，其最大的特点在于同印度教、婆罗门教、基督教乃至泛灵论和谐共处，这种开放性与包容性有利于跨文化交流空间的形成。可以说，泰国潮剧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根深蒂固的佛教文化。与华族相比，泰族人较安于现状，与世无争，对华族的商业精明和社会成就没有猜疑与嫉妒。几个世纪以来，从闽粤两省移居泰国的华侨华人承继的主要是中国儒家思想及世俗佛教。由于相近的宗教背景，在漫长的民族自然融合中，华人与泰人各司其职，相互包融各自的文化传统包括戏曲艺术，泰国潮剧因之得以最大限度地本土化。
再次取决于泰国的对华政策与提倡族群对话的政治哲学。1975年中泰建交以来，随着世界格局的多元化和中国的和平崛起，泰国的对华政策总体上朝着不断改进的方向发展。尤其喜好中国文化的诗琳通公主是泰国传统文化的官方赞助人，最初庄美隆的泰语潮剧策划得到了她的首肯。庄美隆对泰语潮剧最后的发展定位是从中国戏曲入手，吸纳最优秀的艺术精华，并使之完好地与泰国本土艺术糅合在一起。诗琳通公主亲临观摩了第一部泰语潮剧演出，预示了泰语潮剧作为一种国家艺术形式的开端。普密蓬国王的政治哲学亦有影响。赞助泰语潮剧的决策不是自下而上的公共选择，制定这一决策的根源在于国王的政治哲学，即保守主义与民族融合。普密蓬国王早年留学欧洲，他的政治哲学事实上强调族群间的对话以及政府与民间的互动，使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在庙会旁搭建的戏台上下，酬神潮剧的观众与演员共同观看的外在形态为华族观众、佬族演员汲取中华传统文化内涵、交换彼此的思想情感提供了特殊的场域。
最后归因于方言与汉语普通话——中国地方与国家语言在泰国的战略转移。潮剧一度是泰国华族强势群体的艺术选择，1970年代之后，随着第三、四代华人的成长，潮语的普及率明显降低。其根源之一是1980年代以来，中泰经贸交往日益增多，泰国政府开始取消对华文教育的严厉限制。“泰国方面在与中国交往中也逐渐了解到普通话的重要性和潮剧的局限性。因此，现在泰国的华文学校以及大学的中文系，逐渐采用普通话作为教学语言，力求让学生会说普通话。不少华人和泰国本土人也开始学习普通话。”​[3]​相形之下，潮语日益边缘化，成为泰国华侨华人在家中相互交流的口语之一，泰国潮剧因此陷入危机。

关注潮剧在泰国几百年的整体运动，开拓了新的戏曲研究和东南亚研究领域。就研究问题的价值而言，泰国潮剧史论视角独特，具有跨学科性，有助于东南亚华语戏曲研究的学科基础建设，增进中国戏曲与泰国华语戏曲、泰国本土戏剧及文化方面的交流，强化泰国华人维护华族文化所需的内聚力，为推动泰国社会艺术的发展做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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